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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笼，对边直径 9.14 米，高 1.8
米。拳手在笼中角斗，除了把对手击倒，
让他降服，你几乎退无可退……

2017年，两个12岁的孩子在八角笼
中打格斗比赛的视频引起了热议，视频
中的格斗少年，有的父母双亡，有的来自
单亲家庭。视频播出后，他们所在的恩
波格斗俱乐部被质疑“利用孤儿谋利”，
“剥夺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

事发后，大凉山民政局将来自大凉
山的25名孩子接回本地，接受义务教
育。另一边，恩波格斗俱乐部创始人恩
波事业也陷入低谷。

电影电影《《八角笼中八角笼中》》原型恩波格斗俱乐部曾被质疑原型恩波格斗俱乐部曾被质疑
6年后创始人和孩子们讲述多年经历

冲出八角笼！
批发市场内的格斗训练场

坐轮椅的恩波

卖房卖车维系运营

争议之下被接走的孩子

↑今年3月，恩波（中）因为急
性心梗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现在他
多数情况下只能躺着。

77月月1010日日，，两名运动员在笼中打实战两名运动员在笼中打实战。。

7月10日，位于成都市西北沙
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的恩波综合
格斗训练场。训练场在一座白色大
楼的四楼，楼下和楼上都是菜商的
冷库。一个室外电梯直通四楼。

训练场入口的墙上挂着一排
赢得过荣誉的运动员的巨幅画像，
画像前是一个黑色的八角笼，学员
每周三和周六会打两次内部比赛。

训练场没有空调，两个落地风
扇在呼呼转动。

21岁的李子聪吾和一名学员

缠打在一起，对方将他扑倒，他用
脚踢出空间，拉开两人之间的距
离。他明显有些累了，嘴巴一直微
张着，汗水如小溪般从他的额头、
背部和肌肉线条处涌出，打斗过的
地板上留下了一片片汗迹。

27岁的苏木达尔基也来到训
练场。作为电影《八角笼中》“苏
木”的原型人物，苏木达尔基现已
签约 UFC（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是顶级的综合格斗比赛。签
约UFC后，不能参加UFC之外的

比赛，他今天来更多是陪练。
八角笼是UFC成立前后出现

的专门针对综合格斗比赛使用的
场地，两个人在一个八角形的围笼
里进行格斗。

7月9日下午，恩波被人背着
从二楼下来。他坐下前，一旁的学
员拿过来一个靠垫，他才缓慢坐
下，旁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双层医
药箱，塞满了他每天要吃的药。

恩波今年62岁，光头，穿对襟
的麻布衣服。与电影中王宝强饰
演的恩波原型向腾辉大相径庭。
今年3月，恩波因为急性心梗住进
了重症监护室，瘦了将近50斤。

恩波告诉媒体记者，服役期间，
他下基层做军事指导。在那里，他
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在山上、街边
游荡。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就偷窃、
打架。而这些孩子有的没家人照
顾，有的是孤儿。从那时起，他就萌

生了帮助这些孩子的想法。
1997年，退伍后的恩波从事

建筑类的生意，有了一定积蓄后，
他私人出资组建了“阿坝州武术散
打队”，挂靠在阿坝州体育局散打
队。2010年，开始招收一些父母
离世或特困家庭的男孩，包吃住，
并且免费教他们学习散打。“我就
想教他们一技之长，散打出来可以
当体育老师，当保安，参军保家卫
国。”恩波说。

2012年，武术散打队搬到了成
都，更换了几次场地后，来到现在所
处的沙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2015年散打队转型为综合格斗。

出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俱乐

部内部举行了一场小型综合格斗
比赛，恩波坚持要坐着轮椅去看，

“其实挺好理解的，他觉得这比他
的生命还重要。”24岁的孙拉且
说。孙拉且曾是最早的学员之一，
后来因伤退出格斗圈，他现在给一
些地方的武警、民兵做冷兵器教
练。近几年很少去训练馆了，因为
恩波生病，他专门返回成都照顾恩
波。

恩波不直接当教练，但他还是
什么都要过问，也更加关注恩波格
斗俱乐部的发展问题。他们计划
未来三到四年，培养出UFC的金
腰带，另外就是要培养出100个人
充实边防的民兵队伍。

孙拉且和苏木同一批进入恩波
格斗，他记得大概是在他们进入俱
乐部一年半以后，离开西昌到成都
训练，和恩波的接触开始变多，一些
人提议让他们叫恩波“干爹”，“从我
们这一届才开始这么叫的，之前招
收的多是一些散打爱好者，我们就
不一样了，对我们有慈善性质。”

孙拉且的父母在他7个月时
因意外双亡，他从小跟着叔叔长
大。他回忆，叔叔外出打工，他经
常没有饭吃，就在村里“蹭饭”。他
几乎带过全村比他小的孩子，“那
时候就觉得我帮村民看孩子，去他
们家吃饭，是理所应当，不会被人
家鄙视。”

一位在乡镇政府上班的同族
叔叔听说恩波俱乐部免费招收孤
儿或者特殊困难儿童，就带着孙拉
且去报名了。

“恩波格斗俱乐部和其他俱乐
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没有学费、
生活费。请老师我要给钱，请教练
我要给钱，学员要出国去培训，我
要给钱。”恩波说。

李子聪吾第一次见到恩波，留
下的印象是，壮，膀子粗，“有一种
压迫感，我特别害怕。”这一印象在
半年后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只
穿拖鞋，他就会让我们穿上袜子，
害怕我们感冒，就像爸爸妈妈一样
说我们。”

吸烟、喝酒是不被允许的，“恩
波他自己不吸烟喝酒，以身作则。”
甚至谈恋爱也被禁止，“干爹觉得我
们应该有一定能力了，可以承担家
庭的责任了，再谈恋爱。”苏木说。

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教练向腾
辉为学员们卖了自己的房子，“我卖
了别墅，两台越野车。”恩波说，俱乐

部每天的开支在5000-7000元，
“没办法，不卖房我们就要解散了。”

但是经营问题一直没有缓解，
“后厨的人过来要买米、买油的钱，
干爹都要打电话找朋友借。”孙拉
且说。卖房的前一天，恩波叫上孙
拉且陪他一起去银行签字，“干妈
也在，整个过程都很沉重。”孙拉且
觉得特别对不起干妈还有妹妹（恩
波的小女儿），他把这种愧疚告诉
恩波，恩波说，“只要你们快乐健康
地成长，一身正气地成长。”

2020年5月，恩波格斗俱乐部
对外发布招生通知，“决定面向社
会大众招生。”学费每年2.8万元
（现在为3万元），包含吃住。恩波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如今俱乐
部也有一些商业化运营。“但招生
还是针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
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绝不收费。”

2017年 7月，一家视频媒体
采访了恩波俱乐部，标题为“格斗
孤儿：不打拳只能回老家吃洋
芋”。视频中插入了几段格斗比
赛的画面——一个小孩拼命地向
另一个孩子挥拳，后者倒地后，双
手抱头，占上风的孩子还在不断
地挥拳。视频解说称，这是两个
年龄不到12岁的孤儿。

李子聪吾是视频中接受采访
的小伍。视频中他说，“很难，还有很累，
累的时候都不想练了。”当时的李子聪吾
14岁，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说
错话了，“我好后悔。只把我说的这一句
话放出来，但我后面说干爹（恩波）很好，
被剪掉了。”

这些都让这家格斗俱乐部颇受争议，
被质疑“非法收养”“利用孤儿谋利”“剥夺
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人身控制”等等。

孙拉且说，他们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来
自大凉山和阿坝州。当时接受媒体采访
的两个孩子都来自大凉山。这件事情带
来的后果是大凉山政府出面，把在恩波俱
乐部训练的25名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学员
接走。

2017年，恩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
关于离开的孩子时，他哽咽了。

一直到现在，恩波认为“格斗孤儿”事
件是对他的“诬陷”，“我相信乌云永远是
遮不住太阳的。”他说对这些孩子没有收
过生活费、学费，学员们出去打比赛赚的
钱他也不要，都让学员自己拿着。甚至孩
子生病了都是他出钱送去医院的，“肩膀
脱臼的治疗费用是35000元，单单这一项
我就支出了几十万，自掏腰包。”最初他没
想到收那么多孩子，但一路走来“丢不脱
了。”

为什么不让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
育？恩波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俱
乐部的孩子很多不是成都本地人，在成都
读书，要办理暂住证、居住证，每个学生要
好几万的借读费，俱乐部承担不起。当时
他们在俱乐部所在的团结镇周边找了几
所中小学，想要解决孩子们读书的问题，
但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被退了回来，学校要
求每个孩子出3万-5万元的“保证金”。
他们就集体商量，请老师来上课，4个老师
轮流上，每天晚上学习2小时。

回顾2017年7月的那次争议事件，恩
波一再对媒体强调，俱乐部没有违法，没
有虐待，没有绑架，更没有强迫孩子们。

李子聪吾没有回去，他打电话告诉爸
爸，“这里好不好，我最清楚。”留下来后，
李子聪吾更加刻苦地训练，“我要好好打，
证明给他们看我们干爹是对的。”

2019年8月，在深圳大运中心，张伟
丽斩获第一条属于中国格斗运动员的金
腰带的同时，苏木达尔基以格斗新星的身
份出现，以3：0战胜美国拳手，获得了个
人UFC的首胜。

（新京报）


